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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特曼講座「神學的未來」 
摘要 

想要了解將來必先從認識現在開始。莫特曼以自身神學旅程中的起點以及重

要轉折，說明向著未來的神學的誕生與發展，並藉此提出神學將來的重要方向。 

一、今日神學 

神學是在教會、社會與學術三個公共領域中發生的，三者分別成為今日神學

走過的階段：教會神學、政治神學，以及學院式神學。 

1.教會神學 

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告白教會為對抗被納粹主導的國家教會而興起，於

1934 年發表巴門宣言，是為告白神學的典範。 

2.政治神學 

1960 年起，神學開始與各種社會思潮對話，以各地處境為題材，各種政治

神學以及處境神學四起。 

3.學院式神學 

1990 年後，神學轉向尋求與學術社群，欲取得科學世界的認可，展開和各

種學科的對話。 

學院式神學造成神學研究逐漸縮減成大學裡的宗教研究，如今神學正處於不

再被教會、社會及學術需要的危機裡。莫特曼強調神學與教會必須保持緊密的關

係，以免失去其作為神學的特質，但整全的基督教神學必然呈現上帝國完整的三

種功能：屬於教會的、屬於公共社會的，以及屬於在科學裡追尋真理之群體的。  

二、生態轉向 

為回應當前的氣候危及生態危機，今日的神學開始進行從「以人類為中心」

轉向「以地球生態系為中心」的範式移轉。相對於人類，地球不是受宰制的客體

或人類的生活空間及文化宗教相遇之處，乃是一會對人類行動做出反應的主體。

新的生態神學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地球生態和人類及其使命，並且以這些新的認識

再次經驗上帝。 

莫特曼提議參考政治概念演變路徑來發展宗教的概念，使其宇宙觀和倫理能

夠回應當今的生態危機，再次促進對生命和對地球的尊重。莫特曼提出，希伯來

聖經傳統「土地的安息」概念提供了地球宗教的形式，其不僅涵括照顧窮人的社

會性意涵，更重要的是其要求守安息的宗教性意涵也是ㄧ種生態法則。 

而基督教則需要發展更整全的靈性觀，改變傳統諾斯底式的靈性觀，將地球

視為今生的家也是將來的家，因為基督信仰盼望的是一個有上帝之義居住在其中

的新地。上帝的靈是澆灌在凡有血氣的之上，靈性意味著帶來生命。生命之靈的

思考帶來了莫特曼的聖靈論轉向。 

三、聖靈論轉向 

相對於西方君士坦丁式的國家教會，亞洲、大洋洲和非洲地區非君士坦丁式

教會，沒有國家的力量，只能倚靠聖靈的工作。莫特曼發展聖靈論起源於自我觀

察，發現在其基督論中缺乏與終末論，也就是缺乏與聖靈教義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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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是賞賜生命的靈，莫特曼從生命的角度來理解聖靈的工作，上帝的靈在

我們裡面創造出對生命的熱愛疼惜，促進一種生命的文化。對莫特曼來說，只有

信仰能夠回答「人類是否應該存在」的問題：上帝是如此愛世界，讓祂的兒子成

為肉身之人，進入屬人類的生命裡。而這賞賜生命的靈如今澆灌在凡有血氣的，

在末了則會帶來肉體復活且進入永生。上帝對生命獨特的肯定，激勵我們對生命

微弱的認同，使我們對抗對死亡的愛以及對殺戮的崇拜，帶來人類存活在地上和

平公義之中的盼望。 

莫特曼的聖靈論著作《生命之靈》同時開啟了與最古老的以及最年輕的教會

的對話，一邊是與東正教的三一式聖靈論進行對話，另一邊則是從終末的觀點與

韓國和拉丁美洲五旬節教派討論聖靈工作的經驗，傳遞一種新且帶著動態盼望的

終末論。與新舊對話之間，莫特曼致力宣揚「上帝的來臨」作為一種普世基督教

神學，神學的未來不在乎哪一種傳統，而在乎是否再次以基督信仰的根源開始。 

四、未來神學 

對莫特曼而言，未來神學是一種即將來臨的上帝的神學。莫特曼希望將來的

神學超過他們這代的期待，從他的上帝的來臨的神學提供兩個思考建議：轉向未

來的以及盼望的上帝就是即將來臨的上帝。 

1.轉向未來 

未來是一個屬於上帝的寬闊之處，而轉向未來的神學不只是終末論取向，同

時也是處於自由且充滿盼望的寬闊之處。基督教不只盼望永恆，也盼望上帝國度

臨在地上。轉向未來的神學，使我們有能力和勇氣在即將來到的危險中，尋找自

由和拯救。 

2.盼望的上帝就是即將來臨的上帝 

上帝是昔在、今在，且即將來臨的上帝。上帝使世界之將來成為上帝的時間，

且將以神聖生命、神聖真理、神聖之義充滿新天與新地。基督的復活是歷史裡獨

特的終末性事件，其開啟的未來無關乎結束，而是關乎開始：永恆生命的開始、

萬物更新的開始、即將來臨之上帝的榮耀的開始。新的開始是包含在舊的結束之

中。當新的來臨，舊的就消逝了。新的開始就是舊的終結。  

 結論：盼望與思想  

        盼望對理性的貢獻是一種內蘊於今世的超越性。盼望意味著超越現在與現

實的限制，進入未來以及可能性的領域。終末式思想在人類的現在裡刻畫上帝的

未來，並且使人類的現在向著上帝的來臨敞開，終末式思想意味著超越這世界的

邊界。基督教神學正以這種方式成為一種真正的客旅神學，一種上帝的飄流之民

的神學。 


